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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愿坚与李传锋交往侧记
□崔庆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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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寻找“诗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王愿坚是成长、成名于20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说作家。重读他那些精粹、隽永的短篇

小说，可以窥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红军长征时期逼真、凝重

的历史画面；红军将士和苏区民众，艰苦悲壮的斗争生活和崇

高的精神风貌。艺术的真实是无止境的。这历史和人物自然是

被选择和净化的，但作家突出表现的革命历史的深层脉动，仁

人志士们的精神人格，无疑是一种历史的真实。正是这种真实

性使作品葆有现实意义和艺术魅力。他对短篇小说文体不懈探

索，煞费苦心地在极有限的艺术空间里，表现了一段宏大、艰难

的革命历史，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反映革命历史和

战争题材的创作热潮。新的国家政权需要用自己的历史来支撑

和证明，面临的社会经济建设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思想和经验。

这些作品的总体倾向是，描写时间较近的抗日、解放战争乃至

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比例大，回到历史、努力全面展示战争过

程的写法较突出。王愿坚就是在这样的文学情势中开始了创

作，但他有一种逐渐清晰的理性认识。首先是反映革命历史，要

同当下的现实联系起来。作家所重视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

联系，是蕴藏在革命战争中的“精神财富”。其次是“史”与“诗”

的关系。再现历史自然重要，但更要从“史”中找到“诗”：“研究

史实，发现诗情，诗从史出，诗史交融，通过某一部分历史的外

在形态、生活面貌的描摹，把内在的经验、精神、形象、情感……

忠实地再现出来，流传下去。”王愿坚选择的是短篇小说文体，

用这种文体营造宏阔的革命“史诗”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把历史

中的“诗性”发育成一首首诗篇，又由众多的篇什构成一部交相

映照的“诗史”，即用“诗”谱写“史”，则是完全可能的。

王愿坚走上一条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道路，与他的家庭

影响和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由于他亲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对战争和人有着深切的感受和体验。1953年他到福建东

山岛采访刚刚发生的我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役，同时访

问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老根据地，听到了大量

红军长征时的斗争故事。之后他重走长征路，遍访沿途的自然

环境和民情风俗。他说：“自从1953年接触红军时期斗争生活

的题材起，我就算扑到了革命战争历史上。在这个金矿的矿床

上面行走，挖掘，寻找，慢慢地发现：我找的并不是历史本身，

而是历史里蕴蓄着的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管它叫做

诗。自然，我不懂诗。这里所说的诗，只是一种概括，指的是历

史的内涵，包括绚丽的斗争生活，美好的人物形象，发人深思

的哲理以及激动人心的思想感情等等。”

从1954年起，厚积薄发的王愿坚开始了扎实而漫长的短

篇小说创作。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作有：《党费》《粮食的故事》

《七根火柴》《三人行》《亲人》《普通劳动者》等，其中有多篇一

直作为大学、中学教材的入选篇目。70年代后期作家再度出

山，创作了“长征系列小说”，其中《夜》《足迹》《肩膀》《路标》不

愧为短篇精品，有几篇获得全国奖项。在王愿坚的全部作品

中，只有少数篇什描写了东山岛战役、东北抗联的战斗以及解

放后革命前辈的工作、生活，绝大部分作品都表现的是1935

年前后闽粤赣一带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斗争和红军的长征，部

分作品虽然着笔于现在，但倒叙的依然是那一段历史。第二次

国内战争是现代革命史上的草创期、转折期，是一个举足轻重

的历史时段，在当代文学中反映并不多，王愿坚选择了这一重

要历史题材，并用短篇小说文体作出了成功的实践。他的作品

已成为“红色经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愿坚在艺术的方寸之间，写出一部瑰丽多姿的革命“诗

史”。在《党费》等作品中，描述了苏区人民在国民党军队的再次

占据下，艰难的生存和坚韧的斗争。在《足迹》《粮食》等小说里，

展现了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时，险象环生的历程和不屈不

挠的意志。在《支队政委》等篇章中，刻画了留守老区的游击队，

依靠组织、凝聚群众开展的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一篇作品表

现的只是革命历史中一条小溪、几朵浪花，但汇聚起来，就构成

了波起浪涌、奔流不息的长河。作家没有回避这一历史时期斗

争的艰苦、道路的坎坷，但更着力凸现了红军战士和老区人民

对革命事业、未来社会的虔诚信仰。《歌声》描写的是1935年东

北抗联战士的斗争故事，但却形象地回答了“新国家”是什么样

子的问题。几位受伤的战士被日军围困在大森林里，就在他们

悲观绝望、准备以死相拼的时刻，他们看到国界那边的苏联，阳

光明媚的集体农场、紧张而愉快地劳动着的男男女女，听到用

俄语合唱的《国际歌》歌声…… 于是他们突然间有

了勇气和力量，冲出了重围。全新的苏维埃是当时

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的一个鲜明比照，也是无数革命

者和普通人的社会理想。王愿坚深入揭示了那个时

代崇高、坚定的精神信仰，正是这种信仰照耀、激励

着人们，同舟共济，走向了胜利。这种信仰，战争年

代需要，和平日子同样需要。一个人、一个民族，如

果失去了信仰，就会像没有方向的航船，终将会走

向黑暗。

发掘人物的精神品格

1958年，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发表，在文

坛和读者中广受好评。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只是写了身为部长的林将军在水库劳动中的一些

平常情景。但作家却凭借“粗凿细雕”的功夫，把一

位老将军质朴随和、关爱青年、壮心不已的精神性

格表现得生动传神。精心雕刻、凸显人物的精神品

格。这正是王愿坚在塑造人物上执著追求的。

综观王愿坚的全部小说，他在写人上倾注了

极大心血，运用了多种方法和手法，塑造了众多结

结实实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也许性格并不是那

么鲜明，但人物的精神品格是突出的。这些形象也

许内涵并不是那样丰富，而人物一瞬间的思想情

感的闪光，足以构成一个永恒的雕像。他的人物主

要有三种类型：红军战士、苏区农民和革命领袖。

红军战士是作家笔下的主要人物系列，包括

长征途中的战士和留守苏区的游击队员。《赶队》

中的随军医院护士小何，年龄只有十五六岁，身单

力薄。但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在繁重的照护伤员的

工作中，表现得那样天真、快乐、敬业、坚强。“我们

少共不说谎”的口头禅，显示了她金子一般的赤诚

之心。从一个女战士身上，可以看到众多红军战士

的精神状态。《三人行》是一篇艺术精品，刻画的是

红军战士的集体形象，犹如一幅构图谨严、刀法遒

劲的浮雕。茫茫草原，路途泥泞，步步险情。三位受

伤掉队的战士，互相背着、扶着、拖着，一步一步地

向前跋涉。就像天上排成“人”字型的大雁向前飞

行。作家选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节，凸现了红军

战士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精神。苏区农民在红军长

征、蒋军卷土重来的“白色恐怖”下的殊死斗争，同样悲壮而感

人。《党费》是一篇构思严谨的力作，年轻妇女黄新是苏区农民

的一个典型形象。在根据地最严峻的日子里，她秘密地联系党

员、组织群众，为山上的游击队筹集物质。外表看，她是一个文

静、细心、温柔的年轻母亲；但在面对敌人搜捕、自己的同志可

能遭难的情势下，却表现出一种机智、果断、刚烈的英雄品格。

她舍弃了可爱的孩子和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战友和一份特殊

的党费——一筐咸菜。

王愿坚新时期文学初期创作的“长征系列小说”，集中刻

画了红军长征途中，几位革命领袖的形象。《路标》是写毛泽东

的，渲染了他在革命危急关头，体察军心，运筹帷幄的领袖形

象。《夜》《足迹》《草》《启示》是写周恩来的，把一位日理万机、

鞠躬尽瘁、沉着智慧的指挥家形象刻画得逼真感人。《肩膀》

《粮食》《标准》《歌》是写朱德的，将一位体恤战士、身先士卒、

治军有方的统帅形象描绘得生龙活虎。《同志》是写贺龙的，突

出了他乐观豪爽、与兵士打成一片的大将风采。在短篇小说中

塑造领袖形象，是有相当难度的。王愿坚凭着他对革命历史的

了然于心和对领袖人物的较深把握，选择最能表现人物的情

节和细节，塑造了一个个形神兼备的独特形象。

凸现战争中的人性之花

王愿坚小说有一种浓郁的情感色彩。他的正面人物总是

充满了丰沛鲜明的情感，作家也把自己真诚的情感倾注笔端。

但对这种审美情感却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评判。绝大多数评论

家认为：他的作品表现了革命者饱满的父爱、母爱、同志之爱，

以及对事业、人民、领袖的爱，是一种崇高的“无产阶级的人性

美和人情美”。而一些激进的批评家却在“文革”中指称：他的

小说“用精心炮制出来的孤儿寡妇的眼泪作炮弹，肆无忌惮地

攻击革命战争”。是在“渲染战争恐怖”，“否定革命战争”。

人伦亲情与革命战争的矛盾，是动荡年代最常见的现象。

王愿坚捕捉住了这种矛盾，把人物放在情感的漩涡

中，凸现了人物刹那间的内心痛苦和人性的升华。

《党费》中的主角黄新，为了给游击队积攒急需的咸

菜，劈手夺过饥饿的女儿手里的腌豆角；为了保护

前来联络的同志，挺身而出“自投罗网”。因为她为

的是革命的胜利，信仰比她的孩子和自己的生命更

重要。《妈妈》里的那位地下工作者冯妈妈，为了凑

路费赶赴上海传送情报，是“卖掉”自己的亲儿子还

是被捕战友留下的小女儿？她确实经历了巨大的内

心痛苦。“脑子‘嗡’的一声”，“眼被泪水糊住了”，但

她最终舍掉的是自己的亲骨肉。因为战友的孩子也

是她的孩子，更应该得到保护，为了未来的新国家

她必须牺牲自己的小家庭。《粮食的故事》中的游击

队总务长郝吉标，与儿子红七担着粮食给山上的部

队去送，遭遇了敌军的搜捕，为了金贵的粮食和游

击队的生存，他命令儿子从岔路跑走以掩护自己送

粮。他“浑身都颤颤起来”，儿子的脚步声“就跟从我

心上跑过去一样”。内心的矛盾、担忧折磨着他。但

“孩子要紧，革命的事更要紧”，他必须选择后者。黄

新、冯妈妈、郝吉标在亲生骨肉与革命事业之间的

舍亲取义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心肠之硬，而是他

们朴素地懂得：只有革命成功了，才会有家、有亲

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为了明天和大多数人，

他们不能不牺牲自己，高洁的人性在绝境中得到了

升华。

战争打碎了各种亲人、家庭关系，同时也形成

了新的人际、情感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视人

伦关系，把家庭人际延伸、扩展为社会关系。于是父

子演化为君臣、官兵，兄弟等同于朋友、同志。家族

放大了就是国家。在共产党领导的团体和军队中，

虽然倡导一种新型的同志关系，但传统的家国文化

依然积淀在深层。为什么兵士之间互称“兄弟”，革

命军队叫做“大家庭”，军人称为“人民子弟兵”？就

是传统文化的折光。《老妈妈》中那位连名字也没有

的老区中年妇女，丈夫为革命牺牲、两个儿子都投

奔了红军。她把20多个受伤掉队的红军战士藏在

秘密山洞，成立了一个临时医院，精心为他们治伤，

冒险为他们找食物，终于保存了一支革命力量。她

自称是大家的妈妈，说：“队伍有头家有主。如今队

长不在这里，这个家就由我来当。你们管我叫妈妈，哪个妈妈

不疼自己的孩子？有妈妈在，就有你们在。”她的话是发自肺腑

的，伤员们叫她妈妈、听她的话也是真心实意的。一个蕴含着

“同志的又是母子的”情感的特殊“家庭”，在严酷的战争中形

成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亲人》是一篇感人的、意味深长的作

品。故事发生在解放之后，但根源在战争年代。从战争中走过

来的曾司令员，所以要“将错就错”把江西老区的一位烈属老

汉认作“父亲”，是因为他深刻感受到“要使这位失去惟一的儿

子的老人得到安慰，最好的办法是还给他一个儿子”。而在战

争中家破人散的曾老汉，不相信儿子会死，看到报纸上与儿子

重名重姓的名字，就贸然写信、找上门来。尽管眼睛失明的老

人蒙在鼓里，但曾司令员已从理智和情感上认定了这位“父

亲”，要以一个亲生儿子的身份为老人尽孝。作品蕴含了一个

深广的社会和人的主题：战争年代，军民一家，夺得了政权。和

平时期，作为执政者，依然不能忘记与人民的血肉关系。

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冲突，是战争中屡屡发

生的事情。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显示了人民战士、普通民众的

人性和人情美。《火》写的是福建东山岛战役，作品中的林大

妈，为了拖住偷袭的敌军，及时给我军报信，忍痛烧掉了家里

最值钱的竹子垛作为“信号”，使我军及时赶到打败了敌人。这

是一个最普通的山区女人，但她却懂得“舍小家为大家”的道

理。《后代》中的战斗英雄黄承谋，出生、成长在一个革命家庭，

父亲在红军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哥哥投身抗日战争。解

放之后母亲又把他送进了部队，在东山岛战斗中立了奇功。战

争使无数的家庭残缺不全，但却换取了新生的国家，在前赴后

继的革命历史中，显示了普通百姓的坚定信念和壮美人性。

诚然，中国的当代战争题材文学，在对战争的反思上，在

对个体生命和心灵的开掘上，还存在着诸多局限，有这样那样

的条条框框，远不像西方战争题材文学那样深刻、阔大。在王

愿坚等作家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缺憾。但他们对正

义战争的歌颂，对战士和民众美好人性人情的彰显，则是不能

随意否定的。

在有限空间创造美妙艺术

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必然对他的文体有一种独到

的领悟和把握。王愿坚在观看杂技表演时，真正领悟了短篇小

说的艺术规律：“那是一张直径不过一公尺的小圆桌，两个姑

娘穿着旱冰鞋在上边翩翩起舞。她们溜冰动作那么从容自如，

情绪那么饱满酣畅，比起在北海和昆明湖的冰场上毫不逊色。

然而，也正是因为她们是在舞台上，在这一张小圆桌上，尊重

了小小桌面的局限，她们的表演更凝练，也更美妙、更动人，成

了艺术。于是，在讲了这个节目和我的感受之后，我说：这就是

短篇小说。”一百个作家就会有一百种短篇小说的感悟。王愿

坚的这一感知，揣摸到的是短篇小说的“局限空间”和表演者

的“美妙创造”。他在多篇创作论中，谈到鲁迅、契诃夫的观点

和作品，可以看出这两位短篇大师对他的深刻影响。他没有写

过长篇小说，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反响甚微。他见诸书刊的31

个短篇小说，总字数约25万字，平均一篇作品8000余字。这

是一些经典作家倡导的短篇小说的理想篇幅。他的代表性作

品，《七根火柴》2500字，《三人行》3100字，《足迹》3500字，

《路标》6100字，更是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在中国当代众多的

短篇小说作家中，像王愿坚这样尊重文体规律、潜心打造精品

的作家是不多见的。

王愿坚在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和手法上，潜心探索，精益

求精，使他的作品愈显单纯、凝练、精美。概括讲主要有如下三

个方面。

首先是寻找恰当的叙述角度和人称。叙述形式很大程度

上决定作品的成败。王愿坚创作伊始就很重视小说的叙述问

题。他的叙述角度大致有两种类型，即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

称叙述，而又以第一人称叙述为主。如《珍贵的纪念品》《老妈

妈》《粮食的故事》等都采用了单一的“我”和双重的“我”的叙

述方式。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和吸引力，而

作为“访问者”的设置，又可以突出故事的现实性。王愿坚小说

第三人称叙述的也不少，但作品中的“他”往往会成为一个视

点、一只眼睛，由“他”看出故事和主要人物。如《七根火柴》前

面出场的人物是掉队战士卢进勇，但主角是那位临死献出火

柴的无名战士。把“他”变成“我”去描写，由这只眼睛展开环

境、事件和人物，可以突出故事情节的现场感和感染力。“长征

系列小说”写的都是革命领袖在特定情景下的特定行为，没有

固定的视角是无从下手的，因此作家在作品中都设置了一个

“他”。如让《夜》中的勤务员小韦去看周恩来，从《粮食》里的供

给员梁思传去感受朱德，由《路标》中的通讯员罗小葆去认识

毛泽东…… 从这些普通战士的眼睛和心理中，让读者看到一

个个真实、具体的领袖形象。

其次是营造单纯、精练的艺术结构。短篇小说的艺术结构

看似千变万化，基本的结构模式却不外乎故事情节式、人物性

格式、生活组合式、情感心理式等数种。但不管是哪一种，刻画

出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是艺术结构的最高目标。王愿坚对自己

有着很高的要求，他孜孜矻矻地要在有限的空间中，既要再现

历史真实，又要讲述生动的故事，还要塑造出结实的人物形象

来。可以说他的多篇小说达到了这样的目标。譬如《党费》以核

心情节——为游击队筹集咸菜为主线，故事一波三折，主角黄

新的形象也很突出。又如《老妈妈》写一位老区妇女如何带领数

十位伤病员，一边治病养伤一边坚持与敌人战斗，惊险的故事

与有力的人物形象相得益彰。再如《普通劳动者》着力写一位老

将军在水库工地的劳动情景和他同年轻战士之间的有趣纠葛，

故事情节细腻生动，人物形象可亲可敬。这些都是成功的例证，

作家在处理生活、故事、人物的关系上可谓匠心独运。

再次是用好珍贵的细节。王愿坚深谙细节在短篇小说中的

强大作用，他在历史故事中，在现实生活里，特别注意发现那些

闪光的、高含量的细节，一旦得到就精心放置在他的作品中，有

些细节甚至发展成中心道具，以此来营造他的整个作品。如一

筐咸菜、一条红领巾、七根火柴、三张借条、一册旧账本、一棵毒

草、一饭盒野菜汤等等。通过这些细节，连接了整个情节，突出

了人物形象，表现了作品主题，使短篇小说变得精美绝伦。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奇葩，作家在表

现革命历史的诗情画意，在雕塑几代人的精神信仰，在短篇小

说的文体探索上，依然有值得发掘和借鉴的宝贵经验。

（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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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心债”

2016年8月26日，在凭长篇小说《白虎寨》荣获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后不久，李传锋在《湖北日报》发

表了一篇题为《心债——从〈白虎寨〉获奖说起》的“创作谈”性

质的短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说《白虎寨》这部作品是在偿还

“欠老师们的一笔心债”。“老师们”所指当然并非一人，但无疑

王愿坚便是其中的一位。

在散文《常忆京都夜话时》中，李传锋详细记录了与王愿

坚成为师生的过程：“我第一次认识王愿坚老师是 1981年

春。那年，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班学习，学校请了一批全国知名的作家和理论家给我们讲课，

后来又给我们请写作导师，恰好我分在王愿坚的名下。”由此

可见，两人的师生关系是“实”的，而非“虚”的。他曾在文章中

记述两次去王愿坚家中拜访求学的场景。“我记得那是9月27

日（笔者注：1981年），晚饭后，我和回族诗人高深、鄂温克族作

家乌热尔图一起去拜望导师。愿坚老师住在小雅宝胡同79

号，那是一个小杂院，几蓬红红的豆花在细雨中漫出阵阵清

香。愿坚老师已经等着我们了，他笑眯眯的，如果不是那套军

服和头上闪闪的红星，他只是一个和蔼可亲且瘦弱的老头

儿。”在第一次见面中，王愿坚谈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以及对

小说写作的看法和体会。

第二次见王愿坚给李传锋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并谈

到了他的小说《烟姐儿》。“我们第二次去王愿坚老师家是11

月17日下午，这次是乌热尔图、于富、我和刘小珊老师四人。

小院里红豆花换成了洁净的雪花，温暖的小房子里摆满了花

盆，有盛开过的菊花，还有生机勃勃的菊苗，每个盆上都插着

签，上面写着菊的种种华贵的名称。喝着茶，我们又继续沿着

小说林中的花径徜徉下去。愿坚老师的专注、幽默，他对革命

文学的激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对我的短篇小说《烟

姐儿》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评析。”他说：“《烟姐儿》的写作是

个正路，希望你从这里走下去，别走岔了，走乱了。”这句话既

包含了王愿坚的诸多肯定，也蕴含了更多对于青年作家李传

锋的期待。

后来，李传锋将两次听课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长江文

艺》杂志上并寄给老师王愿坚，王愿坚看后很满意，认为李传

锋“正确理解了他的意思”。临毕业时，王愿坚写了一幅字赠

给李传锋，“豆花小院雨如丝，常忆京都夜话时，湘北早鸿江上

过，衔来佳作慰情思。”李传锋后来回忆说，他把“衔来佳作慰

情思”当做欠了老师的一笔心债。

李传锋后来写出了很多“佳作”，《红豺》《最后一只白虎》

等小说，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但这些作品都不是沿

着《烟姐儿》的路子走下来的，是另外一条写作的路子。因此，

虽然后来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李传锋却始终觉得欠了老

师们一笔“心债”。历时多年，他创作出了反映新时代农村精

神风貌和时代变化的长篇小说《白虎寨》，这部小说的问世不

仅让他的写作再次攀上高峰，更重要的是偿还了多年来心里

的一笔心债。

两通信札

在王愿坚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学资料中，就有李

传锋写给他的两封信件。其中一封信写于1984年1月30日，

信中写到：“尊敬的愿坚老师：您好。当这信投到您手中时，您

及您的全家大概正聚在团年桌旁共叙天伦，我在武汉遥祝您

及您的家人新春愉快，预祝一九八四年幸福、丰收。我记得您

曾说过，想到我们洪湖走走的，盼能早日成行，我一定陪伴，给

您当向导。北京天气如何，武汉又在飞雪，气温一直很低，是

数十年少见的大雪，这大概是丰年的预兆。学生去年无有像

样的作品，未敢向您汇报，惭愧！新年好。学生李传锋。一九

八四年一月卅日上”。

另一封信写于1986年3月8日。原文如下：“尊敬的愿坚

老师：您好！从电视里知道北京还在下雪，那素雅的小院仍当

温暖如春。去年冬天拜望您时，您曾答应为我的刊物写题刊

名的，今年正好是五周年，想请您给我们写几句警语，我一直

祈盼着。刊物今年还有订户130万，我们更感到责任重大，自

从刊读了王朝闻、姚雪垠、刘绍棠等老同志的关于通俗文学的

论文之后，反应很好，我一直等着您的论文，想在今年第三期

上刊用。读者也一定会十分希望拜读您关于大众文学的精辟

见解，因为在我们的读者中，您是一位很正直不带偏见的严肃

作家，是一位大家很尊敬的著名作家，您对目前的通俗文学的

批评和指导，大家都会诚恳接受。我最近写了一个小文章，寄

上，请您批评指正，只是希望便中寄还给我。请十分珍贵身

体。学生李传锋。1986.3.8”

这封信写在印有“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红色题头的

稿纸上，这正是李传锋所供职的湖北文联的全称。正文用深蓝

色钢笔写成，共计2页。信封上印有“今古传奇”字样，还有手写

的地址及收信人“北京朝阳区小雅宝胡同79号，王愿坚同志

收”。除这些常规的邮寄信息之外，信封上还留有“李传锋的

信”的备注信息，应为王愿坚本人或整理者后来题写上去的。

在信的开头，李传锋深情回忆曾多次受教的小院，那是老

师王愿坚晚年的居所，也是他多次聆听教诲的地方。不过此

时的李传锋已经于1984年6月根据湖北文联党组的安排，从

《长江文艺》调任《今古传奇》编辑部主任一职，信封上所显示的

“今古传奇”正是他所供职的新单位，与《长江文艺》杂志社一同

隶属于湖北省文联。李传锋在上任之后锐意革新，重组编辑

部，聘用顾问委员会和编委会，这些工作都得到了老师王愿坚

的大力支持。“顾问都是请的文艺名人,第一批有王朝闻、姚雪

垠、侯宝林、碧野、刘绍棠、李凖、任清,后来增加了冯牧、赵景琛、

王愿坚等 。”（李传锋《我与〈今古传奇〉》）李传锋在信中向王愿

坚索要题字并约稿，也是在寻求老师的支持，为杂志发展汇聚

更多力量。

就在王愿坚去世前不久，他还在关心支持《今古传奇》的

工作。1991年恰逢《今古传奇》创刊10周年，编辑部请王愿坚

写一句话，谈谈写作的经验，他在病中提笔写道：“我们搞文

学，搞美术，都是研究人的。首先有一个人要研究，那就是你

自己。任何一个作家或艺术家，自己思想上有了，才能奉献给

别人。因而加强作家人格的修养是很重要的。光辉的事业是

需要光辉的人去从事的，要想使作品高尚，就要让自己的心灵

高尚。”这是王愿坚留给编辑部最后的绝笔，此时距离他去世

仅有三个月的时间。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在惦记着文学，支持

青年后辈们的工作。

在当代文学中，王愿坚和李传锋属于不同的时代，在文学

理念上也有不同的秉承和追求。但在王愿坚和李传锋的交往

中，我们看到了两代作家的精神传承，看到了他们在文学事业

上的统一性。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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